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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心咏

那年深秋，从毕节七星关驱车，上
黔 （西） 大 （方） 高速不久后出匝道，
仅两公里，我们就来到了大方六龙古镇。

穿过牌坊，步行青石板，两旁飞檐
翘角，家家镂空窗雕，街墙雅赋壁画，
商铺招牌喜庆，大红灯笼悬挂。古镇悠
悠韵味跃入眼帘、扑面而来，步履瞬间
轻盈、舒缓下来……

光耀牌坊幽雅闲，巍岭延绵古风
缠。已是傍晚时分，暖阳映照下的青砖
碧瓦错落有致，柔和，静谧。倏尔，迎
来了归家的孩童，顿然，激越了乡村的
活力。

踱步古镇，我似乎嗅到了空中弥漫
的香，是豆类散发的缕缕芳香，而且越
来越浓，越来越喜闻。寻至香飘处，一
家名叫“小吃店”的铺面，一位正磨着
豆浆，把泡透的黄豆倒入器皿，不一会
儿稠浓豆浆溢出；一位埋头捋着篾里的
豆干，码齐，装箱，看样子要马上销往
外地。当街的门面，好多都制作豆腐，
前边摆着豆干成品，后店是加工作坊。

暮秋时节，六龙镇两百多家豆腐干

作坊，不用说，又迎来了加工生产旺
季。泡黄豆，打豆浆，熬煮沸，勤搅
拌，滤豆渣，浆回锅，加入适量酸菜
汤，絮状豆花就巧然形成。接下来，用
纱布裹紧豆花，装入木模加固，然后齐
整撂高几层，直到水分全都挤干。出笼
的“六龙小豆腐”，口感甜嫩细腻，柔韧
鲜香而远近闻名。

六龙自古都有制作豆腐的习俗。几
百年沿袭传承，豆腐加工生产，从以往
的小作坊如今成了最重要的产业，大豆，
这种寻常之物，经过六龙人的精心调制，
做成的豆干、豆棒、豆豉等豆制品，花样繁
多，香味悠绵，每天，这里都会有近万斤豆
制品源源外销。六龙豆干系列的常年畅
销，带动周边黄豆种植业着实红火起
来，推动形成了系列产业链。

六龙豆干，风味独特，豆干之乡，
一个散发浓郁乡土气息的品牌，让这里
声名鹊起。

六龙不仅生产制作豆腐，每家都把
豆类当家常主食，可以说“无豆不成
席”。生活在毕节乌蒙高原的人们，尤爱
一道名叫“莲渣闹”的菜肴，其主要成
分，除了新鲜菜蔬，自然少不了豆腐主

料。同样，发源于黔西北“酸菜烩豆
米”这道菜，不管是火锅还是烩炒，不
管是清汤还是辛辣的，食之清爽，开胃
解油，还曾是小时候家里饭桌的一道美
味。

徜徉六龙古镇，时不时见老年夫妇
当街而歇，一副悠悠然、喜乐然。有的
总闲不住地敲着核桃，慢悠悠地品尝其
中美味。核桃也是乌蒙高原大山深处独
产的食品，仁香皮薄，果满脆爽，老人
在品茗美食间，享受着慢悠生活……

沿坡而上，当街铺面一间紧挨一间
的豆干生产作坊，仍是好闻的豆儿浓
香。旁边一家炸油店的菜油香，一家纯
粮酿酒作坊冒出的腾腾热气，豆香、油
香、酱酒香，在古镇空气间完美融合、
悠悠弥漫，竟让我驻足吮吸享用。

有史载，明崇祯八年 （1635 年），
有从外地前来慕俄格任职的官员，看到
这里山环水绕，林茂竹翠，不远处的凰
山、凤山等山脉起伏连绵，磅礴逶迤，
犹如六条龙汇聚在此，于是，把为六龙
营上屯兵给养、修建的增列东胜街这条
石板街，正式更名“六龙”。清康熙年
间，六龙作为川滇通往黔鄂的茶盐要

塞，商贸通达，纷繁闹热。先后修建了
三座桥，道光年间的永贞桥，依然可觅
旧时踪影。站立桥头，石碑早已不存，
仍见杂草从缝隙长出，往昔南来北往从
桥上行过的背夫骡马，虽早已狼烟散尽
沧桑无语，唯有永贞古桥，默默见证了
当时商贾云集、络绎往来景致……

漫步古镇街巷，不管墙垣还是屋
后，处处洋溢吟风诵月、古韵飘香的氛
围。书苑文化墙廊、诗词壁画，引得游
人留步。诗词之乡陈列馆，诗画镶嵌四
壁，桌上摆满古镇不同年代诗著，细细
翻阅，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谋职的六龙
籍古今人士，都深情寄予对这片古老热
土的怀想与期待！六龙古镇还是“舞龙
之乡”，每逢元宵，都会上演一场闹热的
舞龙灯会。六龙古镇的龙灯，不仅只在
镇里闹腾，其劲舞“舞”到了县里、市
里和省城。

自古人间盛世景，六龙古韵溢芬
芳。六龙访古探幽，虽说有些依恋不
舍，悄然离别，从古镇另一路口走出，

“六龙云翥”牌坊下，仍摆着不少豆干摊
点，于傍晚余晖的缕缕斑驳间，彰显这
里的美，持续这里的香，点缀这里的魂。

六龙古韵溢芬芳

十里荷廊在安顺
贵州的读者看到这篇小文的题

目，要说了，只听说安顺有黄果树大
瀑布，有龙宫和天生桥。还有奇妙的
漩塘，哪来的十里荷廊？你搞错了
吧，贵阳近郊倒是有个十里河滩，是
和花溪连在一起的湿地景观，很出名
的。

其实没错。63周岁以来，近 10
年的时间里，年年的盛夏酷暑间，我
都居住在孔学堂旁边的十里河滩附
近，几乎天天在十里河滩散步，看够
了十里河滩的种种景色，听够了密密
林子里传来的阵阵鸟语，还交了不少
布依族、苗族的朋友。为花溪一方十
里河滩的山水土地，写下了七八篇风
情散文。今年春天还收到教育出版社
的通知，把我前些年写的 《十里河滩
的秋色》，编进了中学生课外阅读书
籍中。

我今天要写的十里荷廊，是我这
个和贵州结缘半个世纪的文人，在 8
月暑期里的新发现、新惊喜。

说是新惊喜，讲的是这一片足足
有十三四里地的荷花廊道，原先是一
片荒僻的坡地，杂草、乱石、荆棘丛
生，年年涨水时节，还要被沿着山水
沟冲下来的泥石流掩埋，故而居住在
附近村寨的老乡都觉得没啥开发的价
值。

是在 安 顺 经 开 区 成 立 了 之 后 ，
依 托 毗 邻 著 名 的 5A 级 龙 宫 风 景 名
胜区和幺铺民国风情特色小镇的区
位优势，开发成了以“十里荷廊”
命名的良好生态自然环境，变水害
为水利。给老百姓和远近的游客打
造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景观。

花溪附近，十里河滩上，同样有
荷花塘。可当我在 8月灿烂的阳光下
走进十里荷廊时，我的眼前顿时一
亮，只见迎着微风摇曳的片片硕大的

荷叶间，亭亭玉立地盛开着一朵朵密
密簇簇的艳丽荷花，有大有小，有密
有疏，有的热情地大张着花叶，有的
羞羞答答地含苞欲放，举目望去，繁
艳的荷花在我眼前织成了一片花海。
粗粗地观察一下，以花叶多彩的颜色
分辨，少说栽下了几十种荷花品种。

一声欢乐的惊呼传来。哦，原来
是坐在“迷你”小火车上的一个娃
儿故意张扬地在发出阵阵叫嚷。循
声望去，只见“迷你”小火车上坐
着十来个老少客人，还穿行于荷花
廊中，近距离地把镜头对准朵朵荷
花，不停地抓拍。这“迷你”小火
车是我的说法，在十里荷廊景区，
这 一 个 体 验 式 旅 游 项 目 ， 称 之 为

“有轨小火车”。顾名思义，这小火
车的安全性十分可靠。

令我没想到的是，十里荷廊景
区里还有鱼鳞瀑布、彩虹瀑布让人
们充分体验的亲水平台。瀑布由大
大小小的鱼鳞形状构成，瀑布中滚
落而下的小鱼小虾，供游客们嬉戏
捕捉，愈加增添了旅游途中的惊喜
和欢乐情趣。看着少男少女和娃儿
们在雪白的瀑布中踩水、玩耍、欢
笑、拍摄，所有人的情绪也会随之
受到感染。

正是因为此地，十里荷廊顿时成
了人气爆棚的旅游打卡地。邻近幺铺
镇上的安湖、磊跨、羊场三个村寨上
出外打工的村民，从中看到了商机，
纷纷回到故里，利用家中的房屋，开
发了农家乐、民宿，推出了以安顺名
小吃为主的特色菜肴，让游客们玩在
园区，吃在景区，宿在驿站，在振兴
乡村、改变家乡村容村貌中踏出了一
条可喜的路子。

十里荷廊在安顺，这会儿，读者
朋友该相信了吧。

■ 陈志军

深秋，梵净山一下子被粲然的金色点亮。
那些沟沟岔岔、坡坡岭岭，原本如黛的大山其身姿自带几

许绿色的妖娆，时令像一双可以运用光色造境的妙手，说变就
变了色彩。最抢眼的当数银杏树了，它让每一棵树每一张叶片
全都给抹上一层灿灿的金色，然后星星点点的宛如金箔缀在梵
净山绿色的裙裾上。

从江口县德旺乡西上梵净山，有个坝梅村的村子，因这里
有一座叫坝梅寺的寺庙而得名。现在庙宇早已不存，遗址上的
石墙石院石门窗尚在，遗址上熏染着岁月的老旧时光，连同门
前的那棵古银杏虽很多时候都是被山里的薄雾笼罩着，但一到
深秋，却怎么也锁不住那抹来自梦幻般的亮色。

古银杏高大如巨，如擎在天地间，开枝落叶散开去竟能让
坝梅村半个山坡尽披“黄金甲”，实属罕见。秋日里，晴空寥
廓，阳光更加恣意，似有纵情的万道金光四射，如同播金撒银
一般。这一边是古老银杏灿如花树之斑斓，另有暖暖的秋阳四
野弥漫着……坝梅村就如同沉醉在金银色的梦里。

相传，很早寺庙曾遗失一件老僧真金大佛法衣，以后每年
这时辰，那颗古银杏美得灿如云霞，尔后，杏叶再一片片地飘
零离去，铺向大地，绽放出夺目的金碧辉煌！这些古老而又年
轻的落叶里似乎藏着故事，把所有的落叶叠加在一起，如同一
本尘封了久远年代厚重的史书……冬日它一身银装素裹，春天
散发出浪漫的激情，夏来充溢着阳光的火辣，秋至曼妙着迷人
的美艳！

距坝梅村不远，有一段陡峭的灵山可登梵净山，山的一面
全是高大挺拔的铮铮铁杉，虽属常绿树种，但到深秋时节却结
出满树的红花果球，再和杂树参天的白杨、漆树、栗树、高山
紫薇等红黄色交汇成景，宛若熊熊的火焰升腾。于是后面又有
了故事：那火焰的势头旺不旺、烈不烈？还是跟坝梅村门前的
那棵古银杏息息相关。古银杏高约五十余米出头，主干修长，
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把传递圣火的金黄色的火炬长柄，正是有了
它的存在并高擎着灵山那片红红的火焰，才使其形成燃烧不尽
的熊熊的势头。这边，只要坝梅村的古银杏迎风而动——“树
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整个灵山的“火焰”旋即烈几分。至深秋
时，灵山乃至半个梵净山都会被“火焰”“烧得”一片通红，
所以梵净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戏称：古银树为“神树”，火为

“圣火”。
坝梅村，有古银杏的秋天似乎很长，它的每一片叶子的金

黄都似乎是这个时令的主角；它也是野性的和张扬的，可以制
造出最美深秋的独特的叶艳于花的传奇，这个传奇也呼应了当
地爱林护林的一段佳话。早在明嘉靖年间，坝梅寺寺庙营建已
达鼎盛。据 《江口县志》 载：“有正殿七间，偏殿僧房十余
间，画栋雕梁，极其宏伟。庙前合抱一片古树和古银杏如
盖”。方圆三十里，稻田农舍散布其间，雀鸟蝉鸣，鸡犬相
闻。但山林屡遭偷盗滥伐。寺内主持与乡民联名上书反映，于
清道光十二年 （1832） 终获贵州省府特许立 《禁伐山林碑》
一尊于梵净山上。这也是梵净山上最早的官方禁伐令碑。此
后，寺内历届主持及和尚都很看重保护山林古树。有一条不成
文的规定，嘱僧和尚死后建墓穴或者墓塔一律入林而建，以示
佛家墓地，可起到警示后人并对山林实行很好地管护。时至今
日，许多年的光景过去，在坝梅寺遗址前后仍能见到数十余座
和尚坟和墓塔，其中一座天恒禅师的青石雕刻，图案精美，墓
塔高三层呈六面形保存最为完好，与仅剩的一棵古银杏咫尺之
遥。

古老银杏，在植物界里素有活化石之称，坝梅寺遗址上古
银杏突兀而立，看上去有些形单影只，据林业部门介绍是距梵
净山最近的一棵，需六人合抱，树龄在 800年以上，可谓是梵
净山上森林王国中的老寿星之一。

梵净山自古信佛朝圣者甚，往往千里迢迢而来。最早，受
交通气候诸多条件所限，大多选择在秋天经德旺西上梵净山，
当远远能见到坝梅寺那棵高大若巨的古银杏时，一如见到快要
临近终点的标志物一样，又犹似一位好客的山寨寨主敞开博大敞开博大
的胸怀向他们做出迎接的姿态的胸怀向他们做出迎接的姿态，，顿温暖了美好时光顿温暖了美好时光。。

一年又一年，坝梅村古银杏除了它的绚烂奇美之外，同时
也是一棵神奇的树。奇在药用价值极高，在杏叶翩翩起飞飘零
的时候，果实已成熟，不用采摘，任凭掉在地上后拾起即可，
它果皮厚实，不用担心会摔坏。可用作滋补品，也有药用价
值。由此，在坝梅寺遗址寨上，男男女女大多懂得一两副治疗
偏方，把对古银杏资源的利用做到了最大化。为了感念，凡逢
年过节村民们还要到古银杏树下敬酒烧香，系红布绸带祈求
平安。

古银杏恋秋古银杏恋秋，，尤其到了深秋尤其到了深秋，，更是流光溢彩更是流光溢彩，，美得若美得若
置身在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里置身在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里。。秋阳呢一直在古银杏身边秋阳呢一直在古银杏身边
亦步亦趋做伴儿亦步亦趋做伴儿，，许是白天喝了太多的野花酿的酒许是白天喝了太多的野花酿的酒，，总泛总泛
着一脸的红晕着一脸的红晕，，到黄昏时一跃而下到黄昏时一跃而下，，化作坝梅寺遗址前后化作坝梅寺遗址前后
的一地碎银的一地碎银。。

银杏如染银杏如染，，景好正逢秋景好正逢秋，，梵净山究竟还藏有多少故事梵净山究竟还藏有多少故事
和 诱 惑和 诱 惑 ，， 我 真 的 愿 意 留 下 来我 真 的 愿 意 留 下 来 ，， 诗 意 地 栖 居 在 这 无 涯 的 深诗 意 地 栖 居 在 这 无 涯 的 深
秋里秋里。。

银杏如染

砂锅寨的村舍 （外一篇）

叶辛，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1969年到贵州修文县插队落户。代表作有 《我
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家教》《恐怖的飓风》《在醒来的土地上》《孽债》《五姐妹》《打
开贵州这本书》 等。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蹉跎岁月》《孽债》 曾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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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辛

又一次走进我当知青时的砂锅寨。
最令我震惊的是，曾经是我那么熟悉的
村舍，几乎让我不认识了。

记得，53年前的 1969年 4月 3日黄
昏，第一次从马车道上看清砂锅寨，那
是静卧在大山脚下的一个村寨，村舍高
低错落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只见约莫三
分之一是砖瓦房；三分之一是砖木结
构，带点古朴的板房，大多数木板都被
风雨侵蚀得呈褐色，看上去有些年代
了；另外的三分之一，则是贵州山地里
时常能看见的泥墙茅草房了。

我 们 6 个 男 女 知 青 即 将 要 住 进 去
的，就是大院坝边平列着的三间茅草
房。两个女知青住一间，四个男知青住
中间灶屋边的另外一间。放下四张床，
房间里就只有床与床之间不足二尺的间
隔距离，连一张吃饭的小方桌子也搁不
下了。四个男知青给上海家里写信，往
往拿一只小板凳，就着床栏写。

以后的几年里，我们 6个知青，就
在这刮风就响、下雨就漏的茅草房里栖
身。

1979年 10月 31日，当我最后一个
离开砂锅寨，就在山坡口上回望这个 56
户人家的村寨时，只见茅草房还剩下不
足 10幢，零零落落地夹在砖瓦房和砖木
混建的农舍之间。

1998 年，当我在调回上海多年之
后，再一次重新来到砂锅寨时，只见教
过书的庙山依旧，小学校呢，从高山的
山巅上搬到了我们 6个知青曾经的自留
地上，茅草房呢，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
幢了，仍然醒目地夹杂在砖瓦房和木结
构的农舍之间。同样醒目的是，砂锅寨
先富起来的乡亲中，有几家建起了二层
楼的房子。

2005 年 9 月 15 日，县里面命名的
“叶辛春晖小学”竣工落成之日，省、
市、县、乡四级班子都来了各级领导，
为小学的竣工前来祝贺的各式汽车，停
满了砂锅寨团转。欢腾的乡亲们对我
说：砂锅寨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从来
没有来过那么多官。你知道吗，我们数
了，路边平顺处，一共停了 37辆车子。

我站在寨子外头，却注意到，砂锅
寨的农舍，已经全部变成了青砖的房
子。唯独只剩下一幢茅草房，孤零零地
坐落在村寨左侧。我问一个教过的学
生，这是哪一家？

学生报了一个村民家的名字，不过
他强调，他家已经住上了砖瓦房。这茅
草房，是他家留来堆杂物的。

看着碍眼，我随而讲了一件小事。
接待外国作家时，一位法国作家对我
讲，第一次走进中国农民的茅草房时，
他有两个感觉。一个感觉是，他仿佛身
临其境走进了 19世纪法国画家所画的茅
草屋里；另一个恍如隔世的感觉，他联
想到，四五千年前，人类的祖先大概都
住在这样的茅草屋之中。

以后的年头，我再回砂锅寨时，那
幢茅草房已经拆除了。

砂锅寨的村舍，却仍在变化中。
2019年夏天，我走进砂锅寨时，砂

锅寨的一户户农家，都似乎在不知不觉
间“长高”了。在原来的基地老房子
上，加盖了二层楼。不过，我仍然能从
寨路的方位，记得这是陈家的，那是袁
家的，那一片是后街上的。

2022年的 8月 31日，我又一次走进
了砂锅寨。哇！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我曾
落户的砂锅寨吗？只见眼前家家户户
的农舍，全部蹿高了，排列在前头的，几
乎全是三层楼，格调大气，装着宽敞的
玻璃窗，有的人家，还装上了漂亮的
窗帘。

正在我惊讶之余，有小轿车的喇叭
响，只见一辆锃亮的小车，从寨路上开
出来。

我脱口而出：“都有轿车啦！”
身旁的寨邻对我道：“不止一家的后

代开上小车了！不稀罕了！”
我愣怔地站在那里，遂而兴致勃勃

地把整个寨子走了个遍。猛地发现，砂
锅寨上，除了当年山洪冲垮了我的茅草
房，我寄居的那幢木头房子，和后来栖
身的 300多年历史的土地庙，清一色都
变成了崭新的村舍。

终究是 53年，半个多世纪了。砂锅
寨的村舍，似乎也能无声地告诉我们一
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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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协理事、行书委
员会委员 刘新德 书

中国书协篆书委员会委员
刘颜涛 书

■ 王娅

“今儿赶场，我和你爸买了一只猪
脚，等回来炖给你吃，安逸得很咯！还
买了一个大西瓜放在冰箱里，你哪天回
家来哟！”

母亲一通电话，我一路换乘汽车、
客车、摩托车，辗转三个多小时，回到
了老家。

从城里回村的路上，稀稀疏疏的村
落取代了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辽阔的
天空显露出来，蔚蓝清澈，路旁的风景
愈渐熟悉，对故土的依恋在这一刻溢满
胸口。

抵达村口的时候天色将暮，有大爷
戴着草帽挑着粪桶走在田埂上，有小孩
儿手握树枝赶着牛从山坡上下来，有几
个嬢嬢结伴坐在溪边洗衣服，树上的蝉
叫个不停，几颗星星悄悄爬上天幕，微

弱地发着光。我拖着行李箱，一路走一
路与遇见的人打招呼，或许此刻，我该
背着背篓，更能融入这幅画面。

一家人好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
晚饭格外丰盛。红烧猪蹄肉香四溢，萝
卜炖排骨汤汁鲜亮，酸菜蘸辣椒水开
胃消暑，炸洋芋焦黄酥脆，水煮南瓜
清 甜 解 腻 …… 在 家 可 没 有 “ 食 不 言 ”
的规矩，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唠叨弟弟
不学习就打游戏，父亲偶尔问两句我
工 作 上 的 事 ， 我 一 边 讲 述 自 己 的 近
况，一边帮衬着母亲一唱一和地给弟
弟 一 通 “ 爱 的 教 育 ”， 而 弟 弟 埋 头 狂
吃，一顿夹菜猛如虎，两耳不闻桌外
事，三碗米饭下肚，躺在沙发上满足
地摸着肚皮，压根没听见我们说的话，
让人又气又好笑。

饭后，一人捧着一块西瓜在院子里
纳凉。凉爽的晚风带走了白天的燥热，

静谧的夜空消弭了城市的喧闹，满天的
星辰闪烁着不为人知的思念。我在躺椅
上，静静地听母亲讲述村里的八卦，滔
滔不绝，眉飞色舞，还模仿了当事人的
语气，甚至有动作加持，还原度超高，
让人忍俊不禁。母亲真的是话很多，很
唠叨，很普通，也真的很可爱。

清晨，太阳还没有来得及挣脱云层
的束缚照耀人间，勤劳的村民们早已起
床，在院坝晒好了辣椒、包谷，然后背
着背篼、扛着锄头到田地里干活儿，趁
着太阳没那么晒，否则中午的高温根本
不敢出门。

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前一秒还艳
阳高照，现在天色突然就阴沉下来，大
片大片的乌云笼罩了整个村庄。随着一
声中气十足的大吼：“要下雨了！收粮食
咯！”家家户户瞬间进入“战斗”状态，
在田里干活儿的、看电视玩手机的、写

作业的、嬉笑追逐的、正在洗菜做饭
的，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抓起扫帚簸箕
就开始抢收粮食。有人用耙子刮，有人
用扫帚扫，有人用簸箕装，有人扎口
袋，有人搬运进屋，分工合作，有条不
紊。收完了粮食的人家并不会因此放
松，而是拿着工具转头去帮助其他人。
经过一番迅速忙碌奔走，最后一户人家
的粮食业已抢收完毕，豆大的雨点开始
砸下来，大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地响，雨
势瞬间变大，如瓢泼，如倾盆。大家在
屋檐下大口大口喘着气，幸好幸好，在
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粮食无一“伤
亡”！

我听见风声呼啸雨声迅猛，我看见
绿色稻浪翻滚绵延，我闻见……嗯，邻
居家传来红烧肉的香味，吸溜吸溜口
水，准备去蹭饭了……

久违了，我的烟火人间。

烟火人间


